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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图片)

斑驳的院墙和院门(资料图片)

奇观
古塔晨昏准时冒“青烟”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未的孟秋时节，觉林寺街上的
居民偶然发现古塔顶端有青烟冒出，起初并未引起注意，
后来越看越感到奇怪。这塔年深日久，大门被一把大铁
锁锁住。长期以来，既无人居住，也没有香火，哪来的青
烟呢？更让人称奇的是，这烟，十分准时，每天早晨7点
30分、晚上8点20分，塔顶便会准时冒烟。那烟，开始颜
色很淡，需十分注意才能看见。随后由淡转浓，渐渐清
晰，形成的烟也越来越多，宛若几百支香捆在一起点燃后
冒出的袅袅青烟。有时还同时从顶端冒出几缕粗细不
同、形态各异的烟，有的为柱状，扶摇直上；有的为网状，
遮住了一小片天空。那烟，在塔顶上空明灭幻变，飘忽不
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神奇景象，让人浮想联翩。若遇有
风，烟从塔刹逸出后，便随风飘散。若遇阴天或小雨天
气，塔刹冒出的烟则更多更浓。

“难道是菩萨显圣？”一些人很快把这一现象与鬼怪
神灵联系起来。于是，少数迷信者悄悄烧香磕头，顶礼膜
拜，求菩萨保佑，乞消灾免祸。

几天后，下浩地区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神奇现象，一
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越传越神，越传越离奇。先是相
邻地区海棠溪、南坪、黄桷垭、弹子石的人闻讯而来，后来
连大兴场、长生桥、南泉、李家沱等地的人也风尘仆仆地
赶来。再后来连渝中区、沙坪坝、江北、北碚、长寿等区县
的人也乘船坐车，不辞辛苦，专程前来观看。

每到晨昏时候，塔下空地和公路两侧，还有周围房屋
的楼顶窗前，以及山坡上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争睹这
千年难逢的奇观。据笔者粗略估计，最多的时候，围观的
群众应在两三万人以上。人们边看边议论，各种猜测、谣
言遂起于大街小巷，相传于千门万户，成了当时百姓们的
热门话题。

传闻
神塔、菩萨发怒、栋梁沉冤

这些谣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论”。
一曰神塔论。
这大约起源于对报恩塔的建塔史和传说有一定了解

的老人。他们说，这塔自古有神助。早在建塔之初，就从
地下挖出了前朝银锭，及时地充实了造塔之资。随后挖
塔基又遇坚硬的巨石，使工程受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忽然天降暴雨，一声惊天响雷将巨石打得粉碎。为此，历
史上留下了“地献花银，天赐雷斧”的传说。现在塔刹又
自然冒烟，这分明是古塔出现的第三大奇迹，所以此塔不
可小觑。

二曰菩萨发怒论。
古塔旁，原是著名的寺庙觉林寺。当年，这里香火鼎

盛，景观奇绝，其“觉林晩钟”被誉为巴渝十二景之一，直
到清朝末年因种种原因被官方废寺。解放后政府在此建
学校。所以，这觉林寺的街名，早已名不符实，正如一副
对联写的：“觉林已无寺，江月年年寻暮鼓；报恩尚有塔，
浮屠日日送黄昏。”人们纷纷议论说：由于寺废，庙拆，非
但绝了菩萨们的香火供奉，还让菩萨们失去立身之处。
所以，他们发怒了。这烟，就是他们吐出的怒气。一些人
担忧，菩萨会降罪于一方百姓。

三曰沉冤论。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批又一批旳革命干部和著

名学者被林彪、“四人帮”以“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
威”、叛徒、特务等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含恨
死去。就重庆来讲，远的如《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没
有被敌人的酷刑夺去顽强的生命，却惨死在莫须有的“叛
徒”罪名下；近的有同在下浩地区的南岸区委党校校长王
若骨，在夜以继日的批斗和折磨中，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权
利，被迫投水自尽……这一批批国家的栋梁，他们死不瞑
目，于是魂聚古塔，那一缕浓似一缕的烟，便是他们吐出
的冤气。

又有人说，此塔名曰报恩塔，是当年一位叫作江月的
和尚为报母恩而修建的，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所以天廷
赋予报恩塔以神力，可以镇妖伏魔。20年前，一些年轻
气盛的“造反派”走上武斗的战场，最终成了“文攻武卫”
的牺生品，回忆当初，好不后悔，如今他们天天以泪洗面，
这冒出的烟，便是他们的悔恨之气。

随着消息的传播，来下浩看稀奇的人愈来愈多，以致
造成日出日落前后，人们蜂拥而来，蜂拥而去，那人山人
海的场面，若与周末的解放碑人流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
及，好几天人群都阻断了公路交通，派出所还专门派出民
警维持秩序。

古塔年久无人居住，也无香火

□唐元龙

重庆有座报恩塔，位于南岸区下龙门浩的涂
山之麓（人们习惯把这里称为下浩），现为省（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曾住下浩，离报恩塔仅数百米之距。长
期以来，我和周围的居民，只知道那塔叫觉林寺
塔（或简称下浩塔），至于报恩塔的大名，还是一
次轰轰烈烈的偶然现象才为大众知晓并广为传
开的。

揭秘
原是“摇蚊”在此安营扎寨

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先解开这个谜团的，是几位勇敢的探险者。1989

年8月30日，重庆晚报的记者和南岸区文物管理所的干
部在龙门浩派出所民警保护下，于当晚塔刹冒烟之时，沿
塔内石阶攀援而上，在距塔顶约5米处，从洞开的小窗向
上看，“青烟”原来是一群群蚊子般的小虫在风中聚散。
当他们满怀喜悦将此发现告诉群众时，听众全然不买账，
还认为这些人在胡编乱造。有的问：“这么大的风，小虫
怎能在高空聚拢？”有人说：“即使是蚊子，为什么偏偏出
现在塔顶，且每天准时出现？”还有位年长者当场告诉记
者，他在塔旁居住了几十年，从未见过如此奇观。

这也难怪群众有疑问，此塔高40米，人们在塔下空
地或更远的周围，少则数十米，多则一两百米，即使用望
远镜也难于发现此“烟”的庐山真面目，何况绝大多数人
还只是用肉眼观察呢。

奇观影响太大，惊动了重庆市和南岸区的领导，必须
给群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市科委主任亲自率领
市白蚁防治所和市环境科研所的专家于次日奔赴现场，乘
报恩塔冒“烟”之际，当众采集到大量蚊虫标本，并对塔刹
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塔的顶部有较大缝隙积水，加之塔
内气温恒定，无外界干扰，具备蚊虫繁衍的良好条件，于
是，一种被专家称之为“摇蚊”的蚊虫便在此安营扎寨，趁
秋天的活动高峰期，大量繁殖，并于早晚大量飞出，集结成
团，形成群飞现象，远远望去，确像烟雾缭绕。

为什么“冒烟”如此准时？专家们解释说，每种昆虫
都有其最适宜的光波波长，这段时间，昼夜长短没有变
化，气候也较稳定，拂晓和傍晚时的光波最适应“摇蚊”的
视觉，所以群飞现象都发生在早晨和傍晚那个特定的时
刻。

笔者想，“摇蚊”的按时群飞不也和公鸡准时报晓是
一回事嘛！本来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过了几天，围观的
群众依然有增无减，人们还提出了一个迷惑不解旳问题：

“都十多天了，塔刹中怎会有那么多蚊子还飞不完？”市白
蚁防治所的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升空群舞是摇蚊求偶交
配和扩散的一种独特方式，而摇蚊繁殖力极强，在一日内
数量可成数倍增长。因其翅膀不发达，栖身高层建筑中，
活动时可借助风力扩散，所以摇蚊才找到了报恩塔这个
最适宜的场所。

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区文管所派人清除了塔顶内外
积水，并施药灭蚊，断绝了摇蚊的滋生场所。后来，南岸
区政府为了保护古建筑，又拨专款对该塔进行了全面维
修，表面用水泥沙浆涂抹后，再刷上一层土红色颜料，使
原来满目疮痍的巴渝古塔又焕然一新。

自此，一场历时半月有余，被闹得沸沸扬扬的“神塔
冒烟”事件才渐渐平息下来，那些猜测和谣传也就不攻自
破了。

不过，人们从此记住了那座塔的本名——报恩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报恩塔顶端
为啥冒青烟

在巴南区木洞镇苏家浩大岩脚下的长江河道上，有
一个很大的水潭。离大岩脚不远的桐子口有一块面积
大约二十亩的水田。这块二十亩的大田，二十个人插
秧，一刻也不休息，要整整一天才能插完呢。

一年春天，二十个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田的
秧苗插完，可第二天，人们发现秧苗不知被什么动物
全偷吃完了。究竟是什么东西偷吃了秧苗，谁也说不
清楚。没办法，只好换了另外二十个人重新插秧，第
二天秧苗又被吃得干干净净。有人说是得罪土地菩
萨，还有的说是有妖怪出入。大家七嘴八舌，闹得人

心惶惶。
一个叫苏三娃的年轻人不相信神怪，他决定弄个水

落石出。在第三次插完秧苗那天晚上，他偷偷跑到附近
躲了起来。子时，苏三娃听得隆隆的声音从长江边传
来，他正在纳闷，只见黑光一闪，一条巨大的牯牛落到了
田里，大嘴一张，那些秧苗就源源不断地向它嘴边涌去
……苏三娃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借着月光，苏三娃看清
楚了，这家伙竟是在长江边上躺着的有点像牯牛的巨
石！

第二天，江边石牯牛偷吃秧苗的消息传开了。大家

商量来商量去，都拿不出对付石牯牛的办法。有人出主
意，请正在修木洞场的鲁班来降服那头石牯牛。

于是，鲁班派徒弟石匠前去降服那个畜生。石匠到
的时候，石牯牛没有在原来的地方，而是躺在秤砣凼
边。石匠走过去，对石牯牛说：“师父叫你就在这里，不
要乱跑了。”说完，左手拿起錾子，右手扬起手锤，在石牯
牛身上凿了几个小孔。从此，石牯牛便整天趴在秤砣凼
边，孤独地面对水里的青山绿树，自然也不能再去偷吃
大田的秧苗了。

（作者单位：交通执法巴南区大队）

鲁班徒弟降服木洞石牯牛
□刘学兵

报恩塔一瞥（澳大利亚人莫里森摄于1894年）

传说


